
傳教員的故事  

林聞芳 

1949年中國潮汕解放，各種運動相繼而來──打反革命、打帝國主義、打地主、打資本家、三反

五反等等。教會也在被打擊之列，部分神職人員及教友相繼入獄，校長秦愛梅修女，因被教唆的

學生鬥爭後入獄，學校被接收，我也轉行到船務公司任職。有一天早上約十時左右，一位街坊警

察到船務公司逮捕我，先帶我回家搜索了一遍，再被帶往主教府受看管，當時和敬謙主教及當家

呂神父被逼遷往瑪利醫院。 

在主教府被看管的六天中，有本堂師衛德神父和我們三位教友，其中一位陳豪德，他太太是我太

太的同學。另一位教友不知主教府已被佔領，到主教府找神父奉獻彌撒，也被扣押。陳豪德和我

住三樓的同一房間，另一位和神父各住三樓不同的房間。守衛准許我們每天早上到一樓參與師神

父舉行的彌撒聖祭，下午三時我們在不同的房間面向神父的房門，為我們已準備好的聖體跪下，

歌頌聖體降福，吃完晚飯還准到天台散步。有一個晚上我們在天台散步，神父帶著一個十字苦像

給守衛看，問他說：「你知道這是誰？」守衛不友善的答說：「不知道。」神父說：「祂是耶

穌，三十三歲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假如我跟祂一樣，我歡喜！我歡喜！」當時，他大概也是三十

三歲呢！有時教友在附近的天台看見我們時，會大大的劃十字聖號給我們鼓勵，並表示為我們祈

禱。 

這六天中只是被審訊，到第六天晚上，我們三個人被押進監牢。後來聽說神父曾偷偷地離開主教

府去見主教領受聖事，有衛兵恐嚇他，明天要帶他去槍斃，可能是他不跟衛兵合作的緣故。神父

後來說，那天半夜他偷偷的離開主教府去找傳教先生陳光德，才知道主教被遷住醫院頂樓，見過

主教回來時被發覺而被痛打了一頓。他也曾被槍擊過，子彈穿進他的背部，幸虧沒死。1952年左

右被驅逐出境而離開中國。 

由主教府轉進監牢 

我們三個人從主教府被押進監牢後，分配到不同的監房。我的監房有七八個人，他們開始問我犯

什麼錯誤被關進來，我答說沒甚麼，過幾天就會出監。他們回答說，你在這裡開始是算天，後來

算月，再來算年。他（指同房的監友）在這裡三個月了，另一位有一年多，另一位是兩年。晚上

大家睡在地板上，大小便在馬桶裏。因房間小，睡覺時要將馬桶掛在門框上，早上一個人代表，

拿著馬桶出去清洗。每個監友都喜歡出去清洗馬桶，藉此到外面走走，呼吸新鮮空氣，同時也拾

衛兵丟掉的煙頭，給抽菸的監友享用。他們拆開煙頭，用紙把菸絲捲起來，又取出棉被的棉花，

用木板在地上搓來生火，大家輪流吸一口。我不抽煙，不過我用衣服不斷地將煙撲到另一邊去，

以免被發覺。有一次輪到我出去清洗時，看見同在主教府被看管的教友陳豪德在另一邊的監房，

我向他點頭微笑，在天台上的衛兵立刻命令我站住，問我在幹甚麼，我當時靈機一動答說在做運

動，結果渡過這一關。 

在監房裡缺少空間放置隨身東西，犯人拿米飯和紙揉成一團，黏在牆壁上，等乾後堅硬了，用來

代替釘子掛東西用。我們也用萬金油的鐵蓋，或漱口盅的把手磨成剃刀。先在粗的缽子上磨，後

又在平滑的碗上磨。雖然沒有剃刀那麼利，也可勉強供刮鬍子用。平日大家都坐在地板上，缺少

運動，有時還露體，因為天氣太炎熱，有一段時間因犯人多，我們又分批睡覺，一來一去就像裝

在鐵罐裡的沙丁魚。因為流汗，一轉動就唧唧作聲，所以蝨子及臭蟲齊生。雖然官方來清理噴消

毒劑，但沒有甚麼大效果，當然官方也乘機查看有沒有違禁物品。 



我們每天吃兩頓飯，由指定的犯人分給每人滿滿的一碗飯，還有菜。每半個月有豬油渣加菜，那

頓大家都爭著撿豬油渣吃，有一次大家在撿豬油渣時，有一位年紀大又眼花的監友開口說他也來

揀，說完就有另一位監友揀了一塊給他，他放進嘴裡，睜大眼睛狠狠的凝視揀給他的監友，原來

那是一塊菜枝。每個監房都住滿了人，水不夠用，頭髮滿是蝨子。天花板好多臭蟲，晚上臭蟲好

像降落傘兵降下來，早上都跑到天花板去，他們動作快，當你覺得癢時，轉過身看，它們都不見

了，所以我們要用快動作，覺得癢時，趕快轉身用雙手快掐死它們。我們都被剃光頭，以免重生

蝨子，但臭蟲無法避免。有一天，我們決定清除臭蟲，每兩個人疊在一起到天花板去清除，總共

弄死了五百多隻。 

監獄裏人多，水不夠用，每人每天限漱口用的一口盅的水。也只有一個陶缽，輪流使用，監友中

有人患性病，不知不覺我被傳染了，等我在香港時，因為有小腸氣的麻煩，由主任涂神父（當時

我擔任他的傳道員）介紹，去看一位教友醫生，檢驗後，醫生不客氣地問我曾做過甚麼好事，我

一頭霧水，再三思考才醒悟是坐牢時同用一個陶缽受到傳染。 

信德挑戰，堅持信仰 

在監牢時，大家都是一起圍著坐在地板上用餐。第一次用餐時，我嚎啕大哭，因為不習慣又有很

多感觸，許多剛進來的監友都有同樣的情況，而且食不下咽，這可是老監犯最歡迎的，因為他們

可以多分一點。 

在監裏的頭幾天，心裏很煩亂，因監裏的環境及想家，又要應付審問等等。再來是信德的挑戰，

究竟天主存在嗎？經過一段時間的掙扎，我選擇信有天主，假如我不信也要坐牢，否則假如真有

天主，在最後審判時我要怎樣向祂交待，所以我選擇信有天主。雖然這不是一個上等的決定，

（其實天主按照人領悟能力、感受及背景，用不同的方式啟示給不同的人），但因此使我整個轉

變過來，我決定跟隨耶穌，我要與祂同釘十字架，我不害怕。我每天不斷地熱心祈禱，就像隱修

士般地時刻密切與主融合。每天我獨自坐在監房的角落，用雙手抱住膝蓋低著頭作祈禱。有一次

一位監友問我是不是很想家，我說不是。他說你好像很悶的常坐在角落呢，我不敢說我在祈禱。

我對同房監友看成為聖家一樣，效法主耶穌在世時幫他父母幹活兒，幫監友們洗衣服及服務等，

對可信任的監友，若會有被槍決或被調走的可能時，我曾暗地裏介紹他認識天主。 

有一次，一位不同案件的教友，叫韋平超，調到我的監房來住，我們彼此勉勵，在一大早監友們

還在呼呼入睡時，我們就在被窩裏一起祈禱。還有一次一位比我小一歲的新教徒也被送進我的監

房，我們也一起互相勉勵並祈禱。每次我帶去問口供時都在晚上，被帶去的途中和在問供中，我

總是不斷地求主耶穌幫助賜我力量，並向主耶穌說：「我要與祢同釘十字架，我不害怕，雖然我

在發抖呢！」我從不會被抓住把柄，雖然我有蒙蔽一些事，因不想連累他人。他們是多疑的，小

題大作，而且一被抓住把柄，他們可以為所欲為，沒有法律保障，他們本身就是法律，絕不會

錯，假如你不認錯，他們會很不客氣地說：「你頑固不改，那麼政府捉錯了？」那你會更糟殃，

聽過詩神父說，他一位助手吳文標先生，就因為被逼說些什麼，一個晚上被帶到主教府跟神父對

質，神父對他們說，這事我忘了，不過他說就是。這位助手後來到了香港，遇見神父立刻跪下求

神父寬恕，神父就像聖經上慈愛的父親一樣，給他幫了好多忙，特別介紹他到金邊跟我一起幫呂

神父做傳教工作。他很熱心傳福音，我來美國之前，我介紹他來香港代替我傳道員的職位，他很

受愛戴，不幸患了癌症逝世。上面說的有關被問口供的經過，我確信聖經的話，「當人押送你們

到會堂，到長官及有權柄的人面前時，你們不要思慮怎樣申辯，或說什麼話，因為在那個時候，

聖神必要教給你們應說的話。」〈路加 12章 11節〉這聖經的話在我身上應驗了。 



在監裏的第一天，雖然心裏很煩亂，可是我還是照平時一樣的習慣唱唱聖歌，忽然另一個監房傳

來聖歌歌聲。原來是一位中國神長，是揭陽縣的堂區姚紫沖神父，在我前幾天被關進去。本來犯

人每天早上准許到外面散散步、上廁所及清洗。可是有教友藉此機會，在廁所裡請神父辦和好聖

事，被發覺後，取消早上到外面的待遇，我是這事件發生後進去的。有一個晚上播音器大聲指控

神父頑固不悔改，聽說那天神父跟監友辯論，有關時勢造英雄或英雄造時勢的題目，結果被告至

官方，當晚姚神父被處罰帶上鐐銬。監裏官方常鼓勵犯人立功，檢舉或報告監友所作所為。獄卒

對犯人也很粗魯，他們稱我們為廢物、垃圾，出口就是辱罵及恐嚇，犯人多是知識分子，因政治

原因被捕，他們頗守規也膽怯，遇到早上廣播說，叫到名字的人去收拾東西。這些被提名的多數

要遭槍決，有些監友聽見這廣播，立刻就要上馬桶，雖然他的名字沒有被提到。 

被解送鄉村〈揭陽〉，返回汕頭作處理 

我們在汕頭被監禁了幾個月，被解到鄉村（揭陽）去，可能是犯人太多，或是同類案件的一批暫

時到一段落。我們一行人乘坐小汽船往揭陽開去，手與頸都被繩子綁住，有的還帶著鐐銬。到了

揭陽後，被帶進監房，驚動了附近的監友，他們都集中在門框裏觀看。經過女監房時，我們的校

長秦愛梅修女在裡面看見我，她驚異地立刻縮回在女監犯後面，她是遭到被教唆學生們的鬥爭，

並在我之前被關進去的。以後再沒機會看到她，直到 1978年後，她來美探親時再次見面。在揭陽

時間，只是被看管等待處理中，但是鄉村地方蚊子多，晚上受蚊子襲擊不能入睡，我們都穿著長

褲及長袖的衣服，頭上還套上紙袋，就這樣度過晚上。 

幾個月後被解回汕頭處理，正在集中準備出發那天，犯人們都先後聚集蹲在外面的場地上。神父

（前面談過的揭陽堂區姚紫沖神父）看見我，他跑過來跟我蹲在一起。我們兩人被綁起來，跟整

批犯人乘坐敞篷貨車往目的地汕頭開去。在路上開始下毛毛雨，我將毯打開來遮著我們兩人，我

趁這機會，心裏開始發痛悔，同時用手碰神父求赦罪，他立刻伸手在毯裏面劃十字聖號。回汕頭

後開始展開處理案件，我被釋放，神父被判勞改。1999年我們教友往汕頭慶祝主教座堂落成時，

詩衛德神父也在其中，有機會跟詩神父教友們去揭陽看他，當時他病在床上。他是一位忠貞模範

神長，可敬的天主忠僕。 

釋放後的困境 

被釋放那天，官方還給我進監牢時被扣留的東西，但沒有我的玫瑰唸珠，我跟他要，他不客氣地

說，不需要。教友及鄰居看見我回來，立刻傳報我家人，大家都來看我，並按照習俗送給我一個

雞蛋。親友給從監獄釋放的人送禮物，一個雞蛋大概是意味著不會再次坐牢呢！在理髮時，擠滿

了好奇的人，理髮師抱怨，怕他的小木屋會被擠壞。第二天早晨，我開始每天參與彌撒聖祭，雖

然被釋放前，曾被警告不要浪費時間去聖堂，多閱讀毛澤東思想書籍等等。我也偷偷地去見和敬

謙主教（法籍），及當家呂神父（也是法籍），辦妥和好聖事。見主教後，我怕有人跟蹤，繞了

好幾個圈子才敢回家。被釋放後的幾個月無所事事，因為身份不好而不能工作，作小生意又沒

錢。幸虧香港岳父支持，勉強過活，但前途茫茫，惶恐不安，非離開汕頭不可。結果由廣州親人

捏造一份工作聘請書，大膽地拿著這聘書到地方派出所申請。天主降福我竟被批准了，但沒路

費。結果由呂神父贊助，隔天我們一家三口立刻動身前往廣州，路上碰到警員上車檢查時，太太

見我變了臉色，立刻將女兒遞給我抱，藉此遮蓋我的恐懼。 

往廣州寄居妻妹家繼續善盡教友的職責伺機離境 



抵達廣州後，由一位汕頭教友介紹見總堂主任葉湘神父，參與聖堂各種青年活動，也當歌詠團指

揮，也參加主教與神父們每週的討論，討論如何增進堂區的信德等等。有一次我提議帶領青年作

聖時善功，因為我自己有過經驗，聖時善功帶給我多麼珍貴的接近天主的經驗。結果我的提議被

接受了，以後青年們在神父帶領下，在每星期五晚上輪流在不同堂口舉行聖時。後來我在香港碰

見廣州沙面主任神父，他是我們在廣州時，主持每週討論會的一位比利時神父，他對我說，「林

先生我們在裏面還繼續作聖時呢！」在廣州時，鄧總主教、主任葉神父，還有譚神父等都信任

我，也常有接觸。葉神父曾對我說，時機好轉他會聘請我服務教會。在廣州混了幾個月後，由葉

神父介紹一位教友做我們擔保人，申請離境去香港。 

後來鄧總主教、葉神父、譚神父都被關進監牢。主教因健康問題被保釋去香港治病，他也來過美

國洛杉磯，當時我不知道而錯過了機會與他見面。葉神父度了十多年監獄後，有幸到加拿大繼續

為華人教友服務。譚神父也被關了三十年左右。1999年我回汕頭參加慶祝主教座堂落成時，譚神

父也在場，我探訪他時，在談話中提起以前在廣州的事，他立刻說他有事要離開，相信他要避免

繼續我們的談話，以免招來麻煩，因為當時他房間另有人在旁。主教與神父對天主、對教會忠心

耿耿，現已跑完了人生路程，在天主面前領取了榮耀勳章，永享天鄉歡樂。 

被批准赴香港，任職九龍東頭村聖母聖誕堂傳道員 

一家三口，只有我被批准，我立刻買車票，隔天動身。到了邊界，跟著人山人海排隊過關，我害

怕當天過不了香港，又急著趕快過境呼吸自由空氣。天主保佑，結果我排在最前面，該我過去

了，可是我沒錢買通港方警察，幸虧共方守衛幫忙。排在我後面的一位，他給了港方警察錢，可

是共方守衛不許他過去，說假如要讓他過去，他（指著我）在他前面也應該過去，結果我通過去

了。我覺得好像上了天堂一樣，我跨大步伐向著前面的火車走去，不敢往後看。登上了火車，心

中充滿了無可形容的輕鬆與愉快，再看對面共產黨的一方，稱為解放地區，我感覺我現在是真的

獲得解放了。 

過了幾個月後，我太太和女兒也被批准離境。我的主任司鐸，即聖母聖誕堂瑪利諾修會的神父涂

挽靈（Fr. Trube）──我的僱主，他通知負責接待過境神職人員的神父，請他幫忙接待。我也給

他我太太的相片。在她過境那天，香港邊防警察看見她說：「過來我們自由地區啦！」嚇壞了

她，因為怕被共方截回。香港警察指著站在附近的神父，就是涂神父托他接待我太太的，他給了

她錢購買車票，我太太很感激地再三說謝謝。他回答說：「別謝我了，為我祈禱好了！」在此之

前，我太太手抱著女兒，還有一些隨身東西，一早到達邊界，忽然有一個幫人挑東西的婦人，問

她要不要幫忙，結果帶她走到人山人海前面放下她，拿了錢就走。我太太站在那邊呆著，忽然有

一個男人說：「喂，妳排不排隊？如果後面的人准妳插進來，我無問題，不過妳要排在我的後

面。」當時我女兒正在發燒，我太太向後面的人求情說：「我女兒發燒，希望早點到香港看醫

生。」他們就讓她插進去，很快就跨過邊界。感謝天主，不斷地在陪伴及照顧！我與妻女終於團

聚在香港自由之地，並任職九龍東頭村聖母聖誕堂傳道員。回首這一段艱辛難忘的考驗，仍要感

謝天主一的扶持陪伴。 （摘自 林聞芳自傳） 


